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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了。直到60年代初，三年困难过后，萧

荻在广东粤剧院随马师曾来京，我和松声

才和他重新会面。他非广东佬，但却颇为

得心应手地从事广东地方戏工作，令人佩

服之至。此时闻功也来京一次，他在东北

局搞国际问题研究，同我有了共同语言，

来我家坐了一会，匆匆离去。

这样便到了“文革”。“文革”一开

始，燕俦作为基层中学校长，首当其冲，

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关进黑帮

窝，剃了阴阳头，遭受红卫兵的轮番拷

打，遍体鳞伤，备受摧残。后来又被当作

“走资派”长期揪住不放。我一开始也被

作为“漏网右派”、“三反分子”抛了出

来，停职检查交代，红卫兵又对我抄了

家。一时我们二人都成了革命对象。1969

年我下放湖南干校“走五七道路”，以后

又以“支援地方”分配到湖南地方工作，

一儿一女都去了黑龙江“上山下乡”，家

中只剩下燕俦一人。她以病弱之躯独立支

撑，白天挨批斗，晚上写检查，一间屋子

空空荡荡，但她坚持下来了。越困难，她

越勇敢，越是大雪压松，她越显坚强，越

是乌烟瘴气，越显得她正直高洁。历史已

为她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这篇散记，一方面为了纪念燕俦辞世

一周年，寄托哀思；另一方面也追忆了

“文革”以前我们和剧艺社老友间的珍贵

情谊，或许能引起某些美好的回忆。

2001年10月

抗战那些年
○叶继纲（1944入学，生物）

叶继纲，93岁，广东惠阳县人。1941

年在云南昆华高中毕业后，到清华大学金

属研究所当职员。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

1945年1月入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

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入14航空队呈贡机场

负责翻译。1945年10月回家乡，1950年8

月从南方大学毕业后，辗转到汕头教书。

本文由叶继纲学长口述，《汕头都市报》

记者林琳、周晓云整理，发表于该报2013

年4月13日第13版。

日机炸毁我家，我到昆明寻出路

我的老家在广东惠阳县镇隆镇大山下

村，那里本来有一间很大的祖屋，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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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就在祖屋大门旁边。我的父亲原先在

粤汉铁路当职员。抗战时期，惠阳沦陷

前后，日军飞机来袭，炸死了我们一个同

乡，我的家也被日军烧毁，只剩下靠后的

一间小房子，生活也开始变得艰难。

1938年元旦，我决定离家，到昆明追

随叔祖父叶聘珍，谋求出路。叔祖父曾在

日本留学，读的是财经专业，后经昆明那

边一位朋友的介绍，在云南殖边银行任

职。抗战未爆发之前，他还在昆明经营着

日货。他同时也是昆明两广同乡会的会

长，在当地名声很大，很多军政要人都与

他有来往，但他却没有凭这些关系为自己

谋利，一生两袖清风，做生意赚不到什么

钱，反而是两广的同乡很多到那里寻出

路，他都给予帮忙安排就业。

1938年听闻我想去昆明谋生，叔祖父

也一口答应，于是，我与他的女儿、孙子

一同启程前往昆明。当时陆路交通不发

达，我们只能走海路，先前往香港，在香

港搭船到越南，在越南海防几经盘查后才

放行，从越南河内搭火车到了昆明。

那时，因为抗战爆发，人们抵制日

货，叔祖父的生意也难以为继了。不久

后，我的大伯父也带家属来昆明投靠叔祖

父。大伯叫叶子英，学名叶维杰，曾在陈

济棠的海军训练营当营长。记得有一天，

叔祖父带着大伯和我一起到火车站接一位

尊贵的客人，叫邓演存，一米八高的个

子，气宇轩昂，他下火车的时候，前呼后

拥，我才知道他是邓演达（曾任中国国民

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国

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总干事）的哥

哥，在当时很有名，属社会名流。我跟随

叔祖父在昆明生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1939年的时候，他老人家就离世了。

入读昆华高中，因战乱辗转多地

那一年，我报考了昆明当地的昆华高

中。而大伯的大儿子叶寄武已入读中央医

科大学，后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因为战

乱，我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无法让家人寄

生活费过来，在学校的日子里，幸得云南

当地的同学接济。像石屏的苏孟松、蒙自

的杨锡璋，还有赵文富等，他们的家里都

比较富裕，见我是从沦陷区来的，都格外

照顾我，管我的一日三餐和住宿。

高中三年，本该是美好的学生生涯，

却因战乱而随学校频频搬迁。当时日军飞

机经常来袭，就像在老家惠阳时一样，有

时情况比较危急的，我们就要去市郊躲

避。我一个叫黄沛然的同学在一次日军空

袭中，差点因躲避不及被炸死在田里。

入学后不久，昆明就待不下去了。我

们学校师生被疏散到了云南玉溪市九龙

池。在那里遇到我的第一个良师，他叫田

方增，毕业于清华大学，负责教我们数学

几何，我那时因为独自在外，学习分外认

真，作业都按时按质完成，所以很得老师

喜爱，我的几何作业，他都一一为我批

改，使我掌握了扎实的几何基础。

不久后，我们又被疏散到了瀓江。解

析几何的授课老师换成了一位来自北平的

老师路勃峰，他经常跟我们讲：“等抗战

胜利后，我请你们去北平正阳门吃涮羊

肉！”教我们物理的则是另一位毕业于清

华的唐立寅。可惜当时我身体不好，从昆

明出发一路搬迁时，我的棉被等御寒物都

弄丢了，身体也弄垮了，在瀓江的时候我

根本没什么精力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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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又得到了同学徐祖汉的

帮助。他在昆明有一位学医药的叔父，叔

父让他教我每天早晚用毛巾泡冷水拧干后

用力擦拭身子，我又每天下午下课后坚持

打篮球，慢慢地身体变得强壮起来。

研究所和联大，常见到大师身影

1941年毕业后，学校老师介绍我到清

华的金属研究所当职员，研究所就在昆明

附近的普集村，所长是吴有训。当时由于

战乱，很多名校纷纷迁徙到内陆云南，就

在我们隔壁村，住着清华特种研究所众多

赫赫有名的教授。特种研究所下设5个研

究所，由物理学家叶企孙任委员会主席，

除了我们金属研究所，还有戴芳澜主持的

农业研究所、汤佩松主持的植物生理组、

顾毓琇负责的航空研究所、任之恭负责的

无线电研究所以及社会学家陈达负责的国

情普查研究所。

而我的直接领导则是江西人余瑞璜

教授，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学识丰富、

教学严谨，他有时会教我X光机的操作方

法，还安排我到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

后来还要我给周国铨助教摇手摇计算

机，他们要计算晶体分子里的原子排列结

构之类的东西。

教授说要干物理这行，一定要多动手

练习。可是我的动手能力不好，在研究所

工作了两年后，我就去考大学，可惜没

考上，之后又去报考西南联大，入读了

土木系。

去西南联大之前，所长给了我很大

的鼓励，他告诉我，读大学是好事，他

不能挽留我，“但如果读不下去，随时

可以回来”。

大一那年，我读的是土木系，土木系

需要学物理，可我的物理第一学期就考不

及格，这让我很沮丧。当时我云南一位同

学的父亲在广通县中学当校长，招我去

任教员，我就去那里教了一个学期。半年

后，我又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申请转读生

物系，系主任是李继侗。

在战争的年代，学校生活也很艰苦，

我因为穷，生活更窘迫，学校饭堂条件也

不好，不法商人常在大米里掺杂沙子。可

那是我离大师最近的时期，清华校长梅贻

琦、教育家蒋梦麟、文学家闻一多和李广

田、作家朱自清、哲学家贺麟等大师，那

时常常能见到。

考入译员班，给飞虎队当翻译

1944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

局的译员训练班招生，我心想，若考上

了，就能解决温饱问题，于是前去报名。

1945年1月，我进入了为期两个月的短期

译员训练班，训练班还邀请了西南联大的

教授去给我们讲课，有贺麟、华罗庚等大

师，还请来美国兵教我们英语口语。

毕业后，我被分派到呈贡飞机场，它

隶属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我、陈越（其

父陈继承是国民党将领）和另一位姓罗的

同事，我们三人一起被安排在机场宪兵

队工作，宪兵队长是中尉军衔的美国人

Petterson。我们三个人轮班，值班一天休

两天，值班时要24小时待命，晚上睡觉也

在办公室里。

值班时除了要负责接电话，还要负责

当翻译。比如美国人会招待客人去机场的

招待所用餐，要让厨师煮西餐时，我们就

要在旁帮忙翻译。有时候，当地的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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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因为生活艰苦，会来招待所偷东西吃，

若是被发现，就会引起纠纷，这时也需要

我们翻译协助沟通。半夜的时候，宪兵队

还会驾着吉普车去机场四处巡查，尤其是

停放飞机的机窝更是重点查看地方，它们

是一个U型的空地，飞机平时就停放在那

里，三面有围墙，只留一个出口，起到掩

蔽的作用。出战时飞机沿着跑道加速就可

直冲云霄。宪兵队巡察时我们也要跟在旁

边翻译，因为当时守护这些机窝的都是中

国军队的官兵。

美军上尉队长恨战争来华支援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陈纳德，他此前

组建美国来华支援的飞虎队，英勇与日寇

作战于空中，改变了昆明不时遭受日军飞

机轰炸的局面，加强了我们的空军防空力

量，日机来袭击的次数很少了。不久后，

14航空队撤到成都，译员本应该随着过

去，但是我被留了下来，调到陆良机场。

陆良机场是空运大队的，队长是美国人

Capt…Jackson，上尉军衔。

在机场的时候，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就

是美国兵。闲暇无事时，大家常坐一起聊

天。Jackson对我很好，还拿他爱人的照

片给我看。从他的讲述中，我知道他读过

大学，文化程度高，出身于美国农场主家

庭，他来中国之前到过英国，在英国遭遇

过德军的轰炸，见证过战争的惨烈，因

此，每每聊天，他都感叹战争残酷。他

常说，“我已经尝过战争的味道，太残

酷了。我们人类永远不要有战争，我们

中美之间要友好、和平。”他还给了我他

在美国的地址，邀请我战争结束后去美国

找他。

抗战胜利后，美军飞机送我回家

第14航空队撤走后，我们这些没有

随队撤走的，就一直没有领到工资。

Jackson知道后表示要帮我把拖欠的几个

月工资要回来。一天，陆良基地美国司令

官要驾飞机去昆明，Jackson就派了他的

副手和我一起跟随司令官去昆明。在昆

明，还安排了一辆吉普车让我们到外事处

译员遣散处，我这才领到拖欠的工资，整

整一大袋法币。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的一天，美

军也准备撤回美国。Jackson临走前的一

个晚上特意叫我去了他的宿舍，说他们要

回国了，宿舍的东西喜欢什么随便拿。我

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只要让我带走我一直

使用着的帆布床、蚊帐和被子。之后，他

又带我去认识一名空运大队的飞行员，说

那名飞行员第二天要驾驶飞机去广州，我

可以随机回家乡。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宪兵就来接我去

搭飞机，同机的还有在招待所里当杂工的

一家上海人。下午三点多，我安全地回到

广州。后来，母亲带着弟弟的便服来给我

换上，我也才得以回家。


